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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娄底谢志明先生在文化艺
术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湘娄文化考》（以下简
称《文化考》）。2010年3月，还第二次印刷，
足见其畅销。

娄底市从邵阳市划出没多久，习惯上，大
家都以为它还是邵阳市。邵阳市的“红学”研
究很滞后，故谢先生的这部大著，我就一直把
它当作邵阳市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

“红学”专著，心里很骄傲的。
《文化考》全书共23万字，标价32元整。

它如此畅销，原因很简单。
《文化考》宣布：流传了近300年的《红楼

梦》（即《石头记》），写的完全是“娄底桃林湾
谢氏家族与金陵（南京）乌衣巷谢氏之事”。
这句话，初听起来，真是太有点吸引人了！

你不信？那就买一部《文化考》来看一看
吧。

为了简化头绪，我只把娄底谢氏稍稍说
得详细一点。

一、湘乡扶洲有一个谢氏家族，他们是东
山（属湘乡）谢氏应德公的支脉。传至第一十
四代绍芳公珩玉，娶妻易氏。易氏生三子一
女，能干贤淑，母仪乡里，人称“珩玉太婆”。
可天不作美，珩玉公英年早逝，族中少数不轨
之徒，便趁机挤兑易氏。易氏忍无可忍，40岁
那一年（1661），乃毅然拖儿带女，行乞至娄底
涟源金石镇桃林湾定住。

《文化考》说：“珩玉太婆”即《红楼梦》中
贾母的原型。

二、《红楼梦》中，贾母有子侄三人：贾赦、
贾政和贾敬。桃林湾易氏太婆也有三子：长
子添荫，次子添弦，三子添蒸。

《文化考》说：贾赦、贾政与贾敬的原型便
是添荫、添弦与添蒸。

以上说的是珩玉太婆的儿子辈。
三、看《红》书第二回，贾宝玉的原型是添

弦公的第二子如辉。查谢氏族谱，谢如辉，字
我宝，“宝玉”之名，一字来自父亲“我宝公”的

“宝”，另一字则来自爷爷“珩玉公”的“玉”。
这根据很有趣，也很实在，不相信不行呀！

接着，《文化考》详辩了《红》书中两个很
重要的人物贾琏与其妻王熙凤。结论是“贾
琏的原型是添蒸的儿子顺观公”，王熙凤的原

型当然就是顺观公之妻了。顺观公妻姓刘。
证据确凿，分析中肯，花了不少气力。文繁，
不具引。

以上说的是太婆的孙辈。人数多，不烦
举。

以上说的是“人”。
四、据《红》书，贾赦、贾政住“荣国府”，贾

敬住“宁国府”。而据《文化考》，康熙17年
（1678），太婆长子添荫、次子添弦联手在桃林
湾修建了三进九厅大厦一座，占地一万多平
方米，非常气魄。不久，三子添蒸回老家扶洲
周家湾，又独力修建了一座二进六厅的大厦，
也同样气魄。两座大厦，一座在西，一座在
东，方位与《红》书中的“宁、荣”二府完全相
合。

很明白，《红》书中宁、荣二府的原型，就
是谢氏兄弟的两座大厦。而稍前的“乐恺
堂”，则为《红》书中的“大观园”的“原型”。

以上说的是“物”。
五、下面说说吴三桂与娄底谢氏家族的

关系。
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很快占领了江

南的大片土地，后来竟称帝于湖南的衡阳，改
元大周。衡阳与娄底毗邻，太婆之女，色艺俱
佳，被这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风流王爷相
中，选为爱妃，是理所当然的。

此后，娄底谢氏，深得吴三桂的恩宠，赏
赐有加，暴成巨富，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1678年10月，吴三桂病逝，清人乘
虚追击，灭了吴三桂。天下形势，一夜遽变。
吴三桂成了反贼，追随吴三桂的成了乱党，与
吴三桂关系特殊如谢家的，固不一定个个沦
为以泪洗面的罪臣，但诚惶诚恐、朝不保夕的
心境，短时间里肯定不会平静下来。《红》书中
被抄的贾家与娄底谢氏为吴氏牵连的遭际又
何其相似乃尔？

以上说的是“事”。
有了这三个“相合”，《文化考》说：《红楼

梦》写的完全是“娄底桃林湾谢氏家族……的
事”，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可以说没有了！

但是，好像还有！《红楼梦》里的“贾氏”怎
么会变成娄底桃林湾的谢氏了呢？

谢先生在《文化考》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雄
辩的解释：“‘谢’在娄底方言中既读‘谢’
（xie），又读成‘夏’，而‘夏’与‘贾’谐音……由
此看来，贾姓实际上指的便是谢姓。”

先秦时代，齐国的陈田二氏就相通，因为
二字的发音是舌上与舌尖的关系，学者认同，
故文献上实例累累。“谢”读为“夏”，“夏”与

“贾”相谐，故“谢”可读为“贾”。“谢”读为“贾”，
理由没有陈田充分。但作小说，假语村言连
篇，稍有不合，亦无不可。故我基本同意《文
化考》的结论。

这样一来，《红楼梦》与娄底谢氏便的确
是脱不了关系的了，难怪《文化考·序》的作者
孙伟科先生要说：“谢先生的努力，使《红楼
梦》与湖南，与娄底发生了关系……至少在这
点上，谢先生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

的确，值得尊重！
下面，我却要对《文化考》一书说一点未

必正确的看法了。
我认为，《文化考》走的是典型的“红学”

研究中的“索隐派”路数。这一派的先行者是
著名红学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他著有

《石头记索隐》，在批评太平闲人的红学研究
时，指出他有“种种可笑之附会……而于阐证
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达一间矣”。

看来蔡先生不欣赏一人一物一事的“附
会”，而提倡对小说“本事”的研究。

《红楼梦》的“本事”是什么样的呢？
蔡先生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

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
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
者，寓痛惜之意。”

从大处来看如此。
蔡先生又说：林黛玉影朱竹垞，绛珠影其

氏也，居潇湘馆，其竹垞之号也。竹垞爱书，
刘姥姥入黛玉室，说“竟比那上等书房还
好”。薛宝钗影高江村（即高士奇——引者）
也。

从小处看又如此。
“索隐派”的研究，一般是先找出一个可

以附会的故事或人物来，如什么顺治与董小
宛的故事之类，然后便尽意附会，直到完全达
到自己心中的目的时为止。

“考证派”的大师胡适先生在其《红楼梦
考证》中，毫不客气地讥笑“索隐派”的研究方
法是“猜谜”的方法，而且猜的还全是“笨谜”。

让我们再联系南京谢氏简单地谈一谈
吧。

《文化考》说：谢氏祖宗有几个重要人物
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石”字：谢安，字安石。谢
万，字万石。谢石，字石奴。他们都住在南
京，而南京却叫“石头城”，写谢氏故事的《红
楼梦》，最初也正叫《石头记》。

于是，《文化考》的作者振振有词地发问
说：“《石头记》记的不是谢安……家族的事，
又是何事？”谢氏家族与石头之间好像真是存
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妙似地……

《文化考》还有很惊人的宣布呢：《石头
记》的底稿，原来是娄底谢氏家族的一个叫

“谢三曼”的姑娘写出来的！曹雪芹的《石头
记》，实际上只是对三曼的手稿反复琢磨、细
心演绎而取得的成果。如果我们认同曹雪芹
是《石头记》的第一作者。那么，作为底稿起
草人的谢三曼，给她一个第二作者的待遇，理
应是绝对合理而又合法的，我们多么希望《文
化考》这一个“宣布”也能为世人所认同。

可惜，太遗憾了！
《文化考》又非常慎重地宣布了这样一

条：谢三曼的《手稿》，在谢先生父辈手里是收
藏得很好的，谢先生也亲眼见过。可是，在他
撰著《文化考》，亟需查检这份《手稿》的时候，
手稿却被老鼠咬得一塌糊涂，“片纸无存”了。

天呀！从今往后，曹雪芹的《石头记》与
谢三曼的《手稿》之间的关系，永远就只能是
一个查无实据，又死无对证的“大哑谜”了！

“索隐派”的“谜”，再笨也可以瞎猜。“哑谜”也
者，它却是只能让人闭紧嘴巴，什么话也说不
出的呀！

●学林漫录

“红学”研究在邵阳（二）
易重廉

喝足了酒吃饱了饭，拍拍
肚子喝茶聊天，免不了要说说
低调，热闹的地方咱不去了，
咱有涵养呢。这是当下的流
行心态，不摆点绅士淑女的雅
静，好像就俗气了，实质上是
怕被人看低。

这种气候里，我突然读到
了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丛
书、天山大侠周涛的新著《低
调》（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版）。何以突然？他
不是第一次出书了，我对他阅
读已久。我们过去在一个军
区，我也侍弄文字，先新闻后
散文。我清楚“低调”这个词，
怎么都不会安放到周涛身上，
何况还是书名，立杆为旗啊！

周涛是“狂侠”，他一手拿
着诗歌的匕首，一手举着散文
的长矛，每投即中，穿透力极
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名字，我多次向写作有年的文
友推荐周涛，他们摇头不知或
不甚了解。原因不是别的，正
是他的“狂”掩盖了名——

我天下无敌，我唯一的敌
人是我自己；文无章法，我就
是章法；刀剑不过一人敌，笔
却是万人敌；文无第一，武无
第二；人而无文其心必愚，文
而无武自志必弱；哪儿好玩哪
玩去，诗歌可不是给你们用来
逗乐朗诵的；亲爱的诗歌离我
越来越远了，我不再写诗；散
文死气沉沉，我要解放散文；
说我狂，我狂得还不够，我哪
里配得上如此高贵的褒奖
……

周涛就是这样，“狂言”不
断，行事无羁。1998年获得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他没去北
京领奖，说奖金还不够路费，
能报销也不给公家添负担。
人家希望他去大军区、上海和
北京发展，他却不去，仍然留
在边地新疆。他的文章写得
放纵，集子《稀世之鸟》《游牧
长城》《兀立荒原》《天似穹庐》

《山河判断》《英雄泪》《天地一
文人》，一本比一本恣肆。贾
平凹去新疆给他题了“狂涛”
二字，他兴奋不已。

周涛四十多岁以六篇雄
文定天山，捧得各类大奖，后
阶达军级。此后笔耕不辍，三
四年成一书，俏拔长青。也许
是太盛了，光芒四射，周涛经
常得罪人，文坛对他视而不
见，正面评论极少。现在，周
涛进入七十了，出版《低调》，
难道“狂形”消失了，几十年虎
啸龙吟方得此道？还是看他
在这本新书里说了些什么吧！

他承认了自己是文人。
文人酸腐，软弱无能；文人骚
客，风流成性，要挖苦文人，总
是花样不穷。现在周涛坦承
了，《“文人”的帽子是带上
了》，为什么社会总爱揶揄文
人呢，因为文人有追求，对没
有追求的人形成了挑衅，所以
他们要送“帽子”表达不平。

他承认了自己无官能。
周涛是将门之后，上升的机会
有很多，但他有清醒的认识，
认为自己不适合当官，任性偏
激、自由散漫、内心脆弱，甚至
还怕死，不是带兵的料，一心
做个散漫的文人。

他承认了自己的争与不
争。周涛此生的风流，莫过于
以一己之力对阵着所谓的文
坛“话语中心”，用铿锵作品践
行了自己的铮铮号音，他单枪
匹马突出重围，使抬杠的人把
话都噎在了喉咙里。中国作
协党组原副书记王巨才对周
涛说：你的东西我拜读过，中
国当代拿到世界上不给民族
丢脸的作家三四人，你是一
个；中国作家里面知道你写得
好的不在少数，但他们宁愿烂
死在肚子里，也不愿说出来。
反抗多年后，周涛在《不与人
争一时长短，应与人争一世高
低》里说：有不争，也有争，争
前者易生文人相轻之狭促，不
争后者是枉自为文，没志气，
没出息。

他坦承了自己很多的过
失和欠缺，他坦承了违背内心
去做事是危险的……进入晚
境，他觉得下辈子适合当牛
仔，干点体力活；他认为最美
丽的风景是乌鲁木齐的《初
雪》，他在《明月文》里寄托了
人世间最真纯的情感，他认为

《人对不起驴》……
平实之言，从容之心，成

就了一册《低调》。书写的可
贵，是周涛把生命中的难言之
隐、顾虑忌讳、不足与遗憾、尴
尬与从容等等和盘托出了。
这是智者的大彻大悟，是对青
年之路的理性回望，是对年轻
一代的深情寄望。

这是周涛啊，周涛承认这
些还是周涛吗？以我二十多
年的阅读经历审视，这是周
涛，只有周涛才会这样说。如
此说低调，是要有大勇气的，
要不面子就撕不下来，板斧抡
不上去。这是何等的胸怀和
气度，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呢！

为什么周涛说得出来呢，
因为周涛坦诚直率、心无隐
晦，他十分真诚。真诚的人敢
于说真话，他有不凡的见识和
胆识。马克思说，真理如光但
它不会谦虚。真话，就不为大
众所接受，心里不悦，反说这
个人疯狂。你怎知道人家狂
妄呢？狂妄难道有标准，我们
习惯了用一种眼光看人，超出
经验时，就觉得别人不像话。

周涛曾说：乞丐最谦虚，
拿个碗整天给人下跪；狂，是
不满，是抗争，是进取；我愿
意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
赠，只拒绝一样——平庸。
如此，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决
定了他的存在方式，可能与
大众不太融合，因为他远远
地走在了前面，众人跟不上
他的步伐。他是孤独的，很
容易被人说成孤傲。

一个人谈低调说谦虚，
那是要有底气和资格的。从
来都没“狂妄”过，又从何谈
起，就如从无失败过，何能谈
成功；从无经历苦难，何能感
受幸福……

低调是十分高贵的东
西，可这不是谈低调的时
代。熙熙攘攘的人海里，你
能记住哪张面孔，狂涓的一
瞥，倒是难以忘记。那是闪
电，令人警醒——不卑不亢，
自行其道。

●暇观亭书话

低调的高度
邓跃东

父亲是有名的八级精细木匠，儿时的
记忆里充满了锯末刨花的清香，还有那一
个个精致的小小木模型。于是，连带着喜
欢上了传统的建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的
它们，无一不是砖木瓦的绝佳搭配。所
以，当看到这本《藏在木头里的灵魂：中国
建筑彩绘笔记》（法·佚名著，范冬阳译，北
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时，一下子就
被吸引住了。

这是一本以图画为主的书籍，正如封
面上所注：中国建筑彩绘笔记。整本书分
为上下册，共包含188幅绘画。上册主要
是建筑常用工具、砖瓦墙、照壁、亭子、桥
和塔。下册是大型整体建筑结构和住宅
内部摆设、台等。这些大量的彩色图画形
象地展示出中国建筑的美妙。而且每张
图下，都有简明扼要的说明文字。特别是
这些图画着色俱都中国画的质感，结构却
有着西方画作的透视感，所以特别的写
真。原来，这一本描绘介绍中国建筑的画谱
手稿，完成于十八世纪，作者是姓名、履历已
不可考的法国传教士。

可以看出，这位传教士和你我一样，不
是建筑师。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没有成
为枯燥的建筑画册。更加有价值的是，在不
多的文字里，包含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
信息。你能感觉到作者在试图描述的现象
和解释的内容是多角度的，会从照屏的变化
中体现官员体质与形制规定，在室内的细节
里看出社会地位与交往礼仪的分寸，甚至能
猜测出统治阶层的信仰和理想。

十八世纪，富庶广阔的中国是欧洲人
想象中的文明世界与神秘古国。路途艰难
遥迢，难以互通讯息。可这位三百年前的传
教士，来到中国，用法国人的思维角度去观
察、分析、欣赏中国的一切。然后用图册与
文字向他的同胞们介绍这神奇的一切。如
今我们又将凭借这本图册，穿越时光，通过
这位异族人的独特视角回望曾经的我们，从
而体会时间与空间的奇妙变化。

这些年行走过很多地方，看过不少建
筑。从典雅的皖南徽派建筑，到规模宏大
的福建土楼；从傣家的吊脚楼到泰国的王
宫；从雍容的金陵民国建筑到娟秀的大理

白族民居……每每驻足欣赏时，都真实感
受到每一种建筑何止是凝固的音乐，它们
甚至可以说是记录历史的诗篇，在不停流
逝的历史长河之畔，用自己静静伫立的身
姿述说着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
只是，很多时候，湮没在岁月中的那些建
筑，我们已无法想象了。

所以，这本体会深刻人文情怀与历史
感情，体现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藏在木头
里的灵魂》才如此打动人吧。

●新书赏析

一本别开生面的建筑彩绘笔记
——评《藏在木头里的灵魂》

王霞


